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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轮晕月自东边升起，天地
间毛乎乎的黑。跑完步做操，在
马路边，伸左臂于樟树干做拉
伸时，突然觉得一阵刺痛，像
强电焊的火花灼烫，情知是被
洋辣子蛰了。尖细地麻，痛，
痒，像从前钉被子的大针头扎
进，痛得热汗直流，强忍着回
来，患处用自来水冲洗，仍辣
痛，怒以右手带水使劲搓揉，
对着干！啊，不得了啦，刹时
左腕至肱，如遭刷锅的钢制清
洁球反击，上延至肩膀……洋辣
子毛，星星之火，遍体燎原了。
不整齐的刺痛，火辣火辣的，
作烧还作痒，还像又揪又掐。
强撑着洗澡，拿香皂沫涂，无
效；用洗发精擦，无用。赤条
条跳出卫生间，手机抱佛脚学
医 ， 照 方 打 肥 皂 ， 说 虫 刺 酸
性 ， 以 碱 中 和 ， 又 照 方 涂 牙
膏，厚厚地涂，起壳，一小时
揭去。照做种种，却觉肤被烧
焦，焦痒难耐，欲抓欲挠，想
蹦想跳了。灯照看见，患臂下
沿，爆起两条潦泡了 （正是那
虫的形状），红肿的，灼硬的，
今日炎夏，气温 37 度，洋辣子
蛰处似370度！

小时在乡下，邻家幼子，睡
摇 床 里 被 蜂 蜇 ， 脖 颈 红 肿 见

“针眼”，据说是蜂刺蜇中经脉
而 死 。 此 外 ， 有 被 蛇 咬 的 足
残，有被鳖咬的指断，有被鸟啄
的眼瞎。以上稀有，然而小时在
乡下，有谁没被洋辣子蛰过、毛
虫“唿”过呢？谁没被它们细毛
亲吻过谁就长不大！小灰袋遭蜇
后，挠皮跳脚，嘴里吸气，飞到
水塘边，抓一把淖泥糊上，再喊
辣再糊，说泥干自落能“拔”出
洋辣子毛；又或打死洋辣子，
用 它 尸 体 的 绿 水 涂 ， 似 有 奇
效。用泥涂，火来土掩；打死
洋辣子，以命抵害。每看到他
手背或腕臂，粑贴泥巴膏药，
我总以为不然，但小灰袋真的
不倒吸气了。

风吹乌桕树，日暮伯劳飞，

夏天的中午我们喜欢在乌臼下乘
凉，乌臼树又叫洋辣子树，它乌
油油青凉凉的叶肉可口，被洋辣
子饕餮得像神秘的的人体经络
图。下回我遭蜇时，小灰袋有点
幸灾乐祸地笑：“搨泥巴吧！”
我不肯全信他的淖泥膏药、虫
尸水。因此会受罪近一周，甚至
半月不止。

洋辣子把我辣得一夜只盹了
个把时辰，余暇用来干啥？找
药膏涂，寻胶布粘，找不着就
用风湿止痛膏粘，撕下，粘，
再撕下，以期“拔”去洋辣子
毛。发烧发热，又被痛醒，又
被 痛 醒 。 清 早 ， 再 涂 再 粘 再
洗，拿手机拍照患处，放大图
清晰看见，发红处两排潦泡，
起肿，凹凸，许多许多根黑色
的——乱胡子般的毛！有几根
还斜倒着，杂草状。是，就是
它了，我借高科技把它“捉”住
原形了，又能怎样呢？怅恨没一
种镊子能连根拔草。网上有帖，
放大 5000 倍的刺蛾刺，长有倒
钩，空心的，刺蛾毒通过这空心
针射入对象的皮肉，对，就像我
见过的五步蛇的空心毒牙！帖子
感叹神奇的大自然，哪天找个
刺蛾体验一回。毕竟没遭洋辣
子蛰过的少年，人生是遗憾而
不完美的。

我忍着不遗憾的人生，似不
适 感 稍 轻 些 了 ， 但 一 碰 ， 又

“烫”得要跳了。决定去找那棵
树，去找那只艳丽蠕动的，色彩
绝胜的虫子，我知道它学名刺
蛾 ， 最 长 寿 者 九 龄 ， 蜕 变 为

“蝶”，收毛换翅，还能飞。然
而少年小灰袋却永远只知道它
叫洋辣子，他如今不用再受洋
辣 子 罪 了 ， 去 年 被 病 魔 带 走
的，身体连同皮肤都化了灰，
睡在家乡公墓里。

觉得受罪是因为你还活着对
吧，否则，“不吃辣的怎么能胡出
辣子？”说这话的，都不用再受辣
了，我仍在受，即使不过是吃了
酱醋，愁着油盐。

洋 辣 子
大平

我终于在夏天踏上了与我们血
脉共通的澳门，三天的匆忙中，令我
清心的是无处不在的“莲花”，有山,有
路,有巷，有旗，有徽，最震撼还是它回
归之时中央人民政府赠送的“盛世莲
花”。我选择一个月明星耀的夜晚，在
金莲花广场久久凝视、漫步，仿佛回
到了远在皖南的温情曼曼的故乡。

江南多莲，老家又在秋浦河之畔
的普丰圩区，尤其离家一里开外的
大泊湖，在我童年时代生长着大片
野荷，一到夏天碧波荡漾，很多人
整个季节都在那里享受，可我们家
的孩子想获得一片荷叶并非易事。

比我长三岁的哥哥有一次放学
归来在湖边捞了一片小伞大的荷叶，
他正得意着要带我玩耍时，母亲捶衣
的棒槌便夯到了他的腿杆上，他哭叫
着丢下了那片绿叶。我也不敢再去
碰，任凭母亲将它扔给正在奶小猪的
老母猪，它嚼得满嘴冒绿水。“大泊湖
里有水鬼，你们不晓得吗？！你们再沾
那水边，看我不打断你的腿！”母亲个
子小，脾气温和，可是在这类事情
上，她的心很硬，手也很狠，谁也拦
不住。奶奶偷偷告诉我，母亲的一
个小哥哥就是在外公家屋后的河
沟里给她摘菱角吃时，她看着他掉
了进去再也没有起来……直到现
在，我们兄弟姐妹五人没有一个会
游泳，这在河湖边长大的圩区孩子
中，少有。

我对荷叶的渴望胀满着整个童
年，尽管我远离水，但每年总是有那
么一两撑荷叶满足我的乐趣，其中
很多时候是我求着叔叔才能得到
的。叔叔大方，只要他答应了，就会
在某个我认为该有的时候带回几
撑荷叶。我们玩荷叶，并不像后来
艺术作品里那样，将荷叶当伞。我
们得到荷叶，先抓一把稻草，在荷
杆上好好地捋几个来回，打平刺丁
不拉手。之后，会迫不及待地紧漱紧
漱着嘴，将满腔的口水，沿着荷叶边，
轻轻地吐进去，一颗硕大的水珍珠便
在绿色的大盘子上滚动。我一直百思
不得其解的是荷叶为何不粘水，我
想，要是用荷叶做衣服下雨天穿着不
湿身多美呀？

我从来没有看见母亲摘过荷叶，
但我们家的饮食里却实实在在地有
过荷叶，可见母亲是不拒绝它的。每
年的端午节中餐，我家必吃荷叶粥。
米是当年刚打的早稻米，先熬得白
白的，之后加上切成细丝的荷叶，
滚过一个来回，那绿丝便茵茵地糅
在了里边，翡翠尚不过如此。尤其
是那荷香串着米香，从灶屋里团进
堂屋，闻到便生出口水来。长大进
城，我去过多家粥坊，也点过类似
的荷叶粥，但始终吃不到母亲的味
道和那绿得入骨的清翠。

打从有记忆时起，端午这天我还
有一个特殊的待遇，那就是母亲在吃
饭前会悄悄地将我拉到灶屋里，从灶
膛里掏出一个荷叶包着烧好的咸鸭
蛋。“趁热吃了，不肚痛！”我小时候经
常肚子痛，母亲不止一次自责地说在
生我的那天没有将我肚子包好。每当
面对喷香的火烧荷叶咸鸭蛋时，我很

感激母亲对我小时候的大意，否则哪
有这口福？我很惊奇母亲对烧咸鸭蛋
火候的把握，几乎每年一样，划拉出来
黑乎乎的一团，剥着剥着，焦糊之下便
是一层绿，就一层，不多不少，掀开荷
香满是蛋味。小学毕业那年，我吃到了
个双黄蛋，母亲笑着说我今年好运，果
然我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入初中。

猫着劲要考铁饭碗的那年，有位
姑娘撞开了我的情窦。是开学的第二
天或第三天，我作为班长锁上教室门
跨上自行车准备回家的时候，听到有
个女声在后边喊我，扭头看到了一袭
荷叶裙。裙子有三层，上白下绿，第一
层在腰间接住了半袖圆口白衬衣，随
后渐变而绿，适时收起，交给第二层，
第二层翻版成中号，至第三层为大号，
停在了腿弯处，脚上套着一双白袜子，
上下呼应，长发后有没有束花，脚上
是不是穿着带点小跟的皮鞋，慌张
的心是注意不到的。那时的女初中
生，少有裙子，更少有如此配搭，可
见，她那清凉的形象对一个夏日少
年的冲击，是多么的强烈。她说她将
政治书落在教室，麻烦我开个门。我
没有理由不去，也就有了理由走向
了她。她是外乡人，托关系来到我们
初中复读。她与一老师的妹妹住在
老师的宿舍里，我后来也住进了待我
极好的体育老师宿舍，因为都住校，
我们有了很多接触的理由和机会。我
最开心的就是，隔几天便能看到她穿
着荷叶裙在操场前面小水塘边读书
的身影，她时而站立、时而走过，特
别是走动，裙摆的轻曳令人心潮萌
动，我多想成为那裙摆上的一颗水
珍珠，围着她转动，永不停息、永不
跌出。入秋之后，我再也没有看到
过她穿那件荷叶裙了，但我们真的
好上了，在那个男女同学很少说话的
年代，我这个咋咋乎乎的样子差点
害了她。很快有好心的老师找我“提
醒”，我一口咬定只是好。说了谁信
呢？好心的老师又去找她，她“承认”
了……我很气她，也就不再理她，那
件荷叶裙似乎也从梦中飞走。

后来，我当兵了，她在另一个城
市的厂办医院当护士。二十三年后我
转业回到家乡。一天中午，有初中同
学约餐，推辞不掉便去了，做梦也没
有想到，她也在。她是来看一位生病
的老师，在医院遇到了同去的同学
……很快，记忆在这里高度复活，各
自大谈各自的顽皮式辉煌，尤其是谁
谁与谁谁好的事情被不厌其烦地翻
炒、猜度和扩容，我和她自然成了同
学们“审问”的对象。有一女同学趁
着酒劲，逼问我当年喜欢她什么？
我吱唔半天说出一句真话：喜欢她
穿荷叶裙的样子！同学们大叫着让
我与她碰了杯，她冷静地说她根本
没有过什么荷叶裙，别的女同学也
上来附和说从来没有见过她穿荷叶
裙，于是大家逼问我是不是还有一个
穿荷叶裙的女同学。虽然她否认了荷
叶裙，但我相信我的记忆，以及那情
窦初开时的恋爱。

从澳门归来，我急不可耐地回
趟了大泊湖，摘一撑大大的荷叶。
我又闻到了久违的清香。

荷 叶 裙
阮德胜

梦幻老家 许萍 摄


